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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育之的科学翻译造诣很高。他曾翻译介

绍了许多苏联的科学著作，这构成了他早年的

科学活动的重要内容。但据笔者的最新查阅资

料发现，其实，龚育之的翻译实践最早始于

20 世纪的 40 年代至 60 年代初，持续近二十

年，译著之丰，几乎可称得上是一名“翻译工

作者”。除大量翻译实践外，他还发表了很多

讨论科学翻译的文章，倡导诸如“忠实原著”、

“一字不苟”等译风，这些对今天科普翻译仍

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1龚育之翻译实践过程

纵观龚育之的翻译活动，大致可以分为四

个时期。下面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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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评介龚育之科学翻译工作过程。

1.1 明德中学时期（1946.春 ~1948.春）

“五四”运动以后，学习欧美先进文化蔚

然成风，中学开设英文课程成为大势所趋，任

职教师以欧美留学归来者居多。龚育之在湖南

长沙明德中学读书期间，英语成绩极佳。他将

在课堂上学习的英文知识灵活运用，高二时他

和同班同学雷普文、刘观恩 （即郑慧）三人合

办了一份手写的英文壁报，每月一期，名为

《春耕》 （Spring Ploughing），刊头引用过一首

英文小诗：

Ploughing deep

While other sleep

And you shall have

Core to sell and keep

在 《春耕》中，他们不但刊登自己写的英

文短文，还转载一些英语诗歌、歌曲，还请大

学朋友用英文介绍一些著名大学的院系、课程

设置等情况，很受同学们的欢迎。

1947 年，龚育之作为进步青年，积极投

入到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中，而对于苏联

这个社会主义国家，则心怀向往。在高中的

最后一个学期，龚育之和雷普文在湖南长沙

《力报》 的副刊上，开辟了一个文学翻译专

栏，取名 《译文》，每周一期，半个版面。每

个星期天，龚育之和雷普文都一起忙碌，为

《译文》 定稿。翻译的作品，主要是龚育之从

《苏联文学》 月刊英文版 （Soviet Literature）上

选译的[1]。龚育之使用过黄非、殷红等笔名，

翻译发表了 《啊，船长！我的船长！》、 《莫

斯科》 等文章。
１.2 清华大学时期（1948.9~1951.4）

1948 年，龚育之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

习。大学里很多教本都是英文版，一些英文

教科书的中译本翻译得很糟糕，学生们只有

中英对照才能看懂。龚育之在学习 L.Pauling

原著以及薛德炯、薛鸿达翻译的 《普通化学》

时，通过与英文原版对照，发现了很多翻译

错误，于是撰写了 《评薛译 〈普通化学〉》 一

文，批评译者的“粗枝大叶”，认为“给教科

书中译工作的威信带来损失”[2]。龚育之在化

学系一年级同学中作了一次调查，“十二个

填调查表的人中，只有两个人填‘看原文书

不感到困难’，其他十个人都‘感到相当困

难’”[3]。因而，龚育之在 《对教科书中译工

作的几点意见》 一文中，疾呼“如果大部分

的教本能用中译本代替原文本，那该是一件

多大的功德”[3]。认为译者要端正态度，并指

出要做好教科书的中译，只是多想想多花一

点时间的问题。

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大批苏联专家、

俄文资料涌入。国家紧急组织了一批批俄语短

训班。正在读大二的龚育之，将第二外语德语

改成俄语[4]，教课老师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

中国机构的工作人员吉利洛夫，龚育之选修过

他在历史系开设的苏联史，还旁听过李湘崇先

生或龚人放先生的俄文课。

当时学俄文在清华已成热潮，从龚育之

《俄文学习在清华》 一文中，可以略窥当时俄

语学习的盛况：“每天早上，我们的俄文教室

里都挤满着人，有历史系的，也有电机系的，

有助教讲师们，也有带黑边眼镜的教授先生

们。”[5]龚育之以极高的热情学习俄文，不同于

英文的发音，变化多端的文法，都没有挫掉他

学习俄文的锐气。

1950 年，龚育之在 《文艺报》 上发表了

尼·奥斯特洛夫斯基短文四篇，这或许是龚育

之的第一篇俄文译作。同时，龚育之也注意总

结别人翻译作品的经验。如他对照俄文原版，

校阅了梅益通过英译本翻译的 《钢铁是怎样炼

成的》，并和戈宝权所译的版本进行对比，认

为“译文通篇流畅优美，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

得上铿锵可诵”[6]。但同时，龚育之对照俄文

原版，也指出梅译本存在的篡改和删节之处，

并强调，“一个忠实的译者，不应该随便删节

和篡改原文”[6]。
1.3 卧床养病时期（1951.4~1952.10）

1951 年 4 月起，龚育之因患严重肾炎而

卧床养病，病中继续自学俄文，笔译不辍，成

为他科学翻译的第一个高峰时期。他主要翻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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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联 《化学的进展》、 《哲学问题》、 《布尔什

维克》 等杂志上发表的批判共振论 （一种化学

结构理论）的文章，还通过驻苏大使馆一位同

志的帮助，拿到了刚出版的化学结构理论问题

全苏讨论会的全纪录。

当时翻译的过程非常辛苦，他回忆道：

“我初学俄文，开头差不多读一行就得查几次字

典。我才读到化学系三年级，讨论中涉及的量

子化学和物理化学的许多内容我都没学过。”[4]

一方面俄文水平有限、专业知识欠缺；另一方

面是病魔的威胁，龚育之却没有放弃翻译事

业，一本俄华字典就是他的武器，他“斜卧在

床上、伏在几上，吃力地、认真地翻译了这批

文章”[4]。这批译作陆续发表在 《科学通报》

上，仅 1952 年第 3 期就收录了七篇有关“有

机化学中化学结构理论问题全苏联讨论会”

的译文。

引入苏联对于共振论的粗暴批判，将科

学贴上哲学和政治的标签，对当时我国的科

学发展带来不好的影响。龚育之后来曾多次

对这段翻译历史进行过反省和检讨。但他通

过翻译也介绍了一些正义的苏联科学家观点，

如在苏联化学结构理论问题全苏讨论会上，

有作者坚持科学的观点，强调根据有机合成

的化学实践来研究结构理论，强调运用现代

物理学及其实验和理论方法来研究化学结构

等。对龚育之来说，通过翻译，引得他阅读

了很多相关的科学著作，并拜师郭挺章研究

员学习量子化学，更重要的是大大提高了他

的科学翻译水平。
1.4 中宣部工作前期（1952.10~1956.4）

1952 年 10 月，龚育之病情转向稳定，调

到中宣部科学处工作。此后不但与同事合作，

出版了很多化学、物理学、天文学等多本译文

集，而且集中精力编译 《列宁、斯大林论科学

技术工作》 一书，让人们了解和学习列宁、斯

大林在建设苏维埃国家的过程中，怎样重视科

学技术和科学技术专家。全书共 229 000 字，

龚育之直接翻译的将近一半，转录的文章也都

对照原文作了校对。

经过大量翻译实践，龚育之的翻译思想也

日臻成熟。1953 年，他接连发表了两篇讨论

科学翻译的文章，一篇是 《苏联基本科学著作

的翻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———评叶蕴理译布

洛欣采夫著 〈量子力学原理〉》 （《科学通报》

1953 年 1 月），另一篇是 《要学会剜烂苹

果——评不应该随意查禁一些含有部分错误

的科学书籍》 （《科学通报》 1953 年 4 月），

文中观点精辟独到，震惊译坛。

1.5 中宣部后期（1956.4~60 年代初）

1956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

议提出艺术问题上“百家争鸣”、学术问题上

“百花齐放”的方针。5 月 26 日，陆定一代表

中共中央，向知识界做了题为 《百花齐放，百

家争鸣》 的讲话。陆定一在讲话中强调，学术

问题、艺术问题、技术问题，应该放手发动党

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，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

和新的学派的树立。这一方针的确立，使此后

我国科学界开始理性看待苏联对共振论，遗传

学等方面的批判。龚育之也对之前的科学翻译

进行了反思。

在收入 《科学·哲学·社会》 一书的 《自

然辩证法工作的历史情况和经验》 一文中，

龚育之就之前翻译苏联批判“共振论”的文

章一些情况作了省思和说明：译作中“讲了

苏联批判共振论时的政治气氛，也讲了后来

纠正错误、批评这场批评的情况”[7]，在收入

此书的另一篇文章 《自然辩证法工作的马克

思主义传统》 中，龚育之也承认“翻译介绍

过对共振论的批评”[7]。

这段时期翻译引进的文献不再局限于苏

联，国外有价值的成果，都逐步而系统地出

版。此段时期他还和罗劲柏等人翻译了曾在

苏联受到批判的“控制论”，于 1961 年出版了

《控制论》 一书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cyber-

netics 早年译成“大脑机械学”，龚育之翻译为

“控制论” ，这种译法后来沿用下来。

20 世纪 60 年代初，随着中苏关系交恶，

俄文科学文献的翻译基本停止。

龚育之的科学翻译思想可概括为以下三点：

88



跃跃跃

（1）既信又顺。“信”指的是“不变更原

文含义、不变更原文意义的重点、不变更原文

提出问题的角度为原则，做稍微的变动。”[1]这

是因为，“翻译本身要求严格，科学翻译更是

如此，因而作必要的变动时应该十分慎重。”[1]

“顺”指的是“要确切地用白话文把原文传达出

来”[8]。同鲁迅的“硬译”不同，龚育之认为，

如果译教科书在语文上困难很多的话，可以大

胆地、逐句逐段改写，增加或去掉一些词句，

改变句法语气，以不错误而又通顺为原则。

（2） 谨慎认真的科学翻译责任感。龚育之

“一字不苟”的翻译态度受鲁迅影响颇深。他

在《学习鲁迅一字不苟的精神》 一文中写道：

“我们翻译工作者应该检查检查自己的工作，看

还有没有残存的马马虎虎，粗枝大叶，以意为

之，含糊混骗，以猜测代替查考，以杜撰代替

推敲……的工作态度，如果还有，就应该努力

改过。”[9]龚育之在翻译实践中勉力践行这一观

点，如1957年，龚育之在辑录《苏联 〈哲学问

题〉 （1948-1957） 中有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

的论文目录》，将 10 年中，近三百篇俄文论文

的标题译成中文，并写明作者、发表时间、中

译文发表处，更宝贵的是将文章按科学学科做

了分类：“一般性论文”、“数学”、“物理

学”、“化学”、“生物学”、“生理学”、“心

理学”、“天文学”、“地理学”，并且详细注明

是否译成中文、在何处发表，将标题译成中文

实际上工作量很大，需要参看全文，才能避免

误解误译，况且涉及的学科又多，龚育之就是

凭借这种严谨态度，精益求精地从事翻译工作，

值得当今广大科学翻译工作者学习借鉴。

（3） 自由的批评和争论。科学翻译作品很

容易出现良莠不齐的情况， 《要学会剜烂苹

果》指的是读者、编者、图书管理员通过自由

批评，对存在错误的译本加以校正。“剜烂苹

果”同“随意的查禁”相对，有助于维护译坛

批评和争论自由，推动科学翻译健康发展。

2 龚育之科学翻译思想对当今的启示
科普翻译作为科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一直以来都深受广大科学翻译工作者的重视。

伴随着我国第四次翻译浪潮，科普翻译日益繁

荣，涌现出很多优秀的科普翻译作品。连续被

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国家“九五”、“十五”、

“十一五”和“十二五”重点图书的“哲人石

丛书”，究其成功原因，丛书策划人之一卞毓

麟以“用心”来概括。 丛书中 《大流感》 一

书的译者钟扬说：“译 《大流感》我最大的体

会就是要凭良心做。我们为这本书写了大约

200 条的脚注。一条脚注都不写，也并不影响

书的质量。但脚注对更深层次理解书的意义，

对科学普及作用非常大，我们义无反顾地做，

因此这本书我们翻译了三年。”[10]

但近来译坛“众分” （crowdsourcing） 翻

译模式愈加盛行。“众包”即通过互联网海选

译者，再由多人以最短时间合作翻译一本书。

这些“快餐式”科普翻译作品往往质量不尽如

人意。 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秦克诚在 《辞海

译丛》 的首发式上曾批评当今图书的翻译质

量：“最近学会从网上购书，就买了不少科普

书，但有些书实在没法看、看不下去，翻译质

量太差了。”[11]方舟子在 《科普翻译还有救

吗？》 一文中，对田洛的译作进行了校对，表

达了对当今科普翻译著作质量下降的忧虑。

糟糕的快餐翻译作品不仅浪费了资源，还

误导读者，和快餐一样毫无营养。翻译不是一

蹴而就、可以“快餐”的事情。要改进当前科

普翻译“快餐化”中的问题，不妨借鉴龚育之

先生的翻译思想。

首先，加强译者修养。根据龚育之的科学

翻译思想，译者修养和素质表现在两个方面，

图 1 龚育之科学翻译文章曲线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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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有良好的外语知识和科学背景，能将原文

的思想恰当地表达出来。二是有良好的译风。

对于科普著作翻译，往往会让人误解为道理

浅显、语言简单，结果导致译者译文的科学性

有待商榷，或是文字晦涩不通，贻误读者。

其次，合理利用翻译资源。上世纪 50 年

代中国的翻译资源贫乏，只有查阅字典或请教

别人等简单方式。现代网络信息发达，科学翻

译资源打破了时空、地域界限，实现了远程查

询、及时传播、下载存取及分析利用的一体化。

译者可掌握的资源虽多，但不应当丢失龚育之

等老一辈翻译人员所倡导的优良译风。译者应

当在合理利用网络翻译工具的基础上，透彻理

解上下文关系，灵活处理文法和字意，反复审

阅，使之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。对专业性较强

的词汇，可以建立网上术语库，有疑问的术语

及时咨询相关领域专家，确保翻译的科学性。

第三，要学会“剜烂苹果”。科普翻译书籍出

版前，应本着一字不苟的态度，反复校阅。对待

存在错误的“快餐式”科普翻译作品，形成良好

的批评风气，不因噎废食，也不随意查禁，只有

这样，才能推进我国科普翻译事业的不断发展。

致谢 写作过程中，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先生向我们提供

了很多资料，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，在此向她表示感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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